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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怒江流域森林破坏的历史原因考察
＊

吴臣辉

( 保山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近代急剧变革时期，怒江流域的森林资源不断萎缩，滇西战争使原始森林遭到砍伐、破坏;建国初
期毁林开荒、农场的开辟，大规模推广粮食、经济作物的种植，尤其是疾风暴雨式的大炼钢铁以及“火不烧
山地不肥和牧草不旺”的耕作方法引发的森林火灾，对怒江流域的森林造成了极大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水
土流失、泥石流频发。
关键词:近代以来;怒江流域;森林破坏;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F326． 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798( 2015) 07 － 0011 － 05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ical Ｒeasons for the Deforestation
the Nu Ｒiver Basin in Modern Times

WU Chen-hui
( College of Humanities，Baoshan University，Baoshan，Yunnan，678000)

Abstract: In the modern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rapid change，the forest resources in the Nu Jiang Ｒiver Ba-
sin were being gradually shrunk，and the primeval forests were cut down and destroyed due to Dianxi War( the war
breaking out in western Yunnan in Chinese recent history) ．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Ｒepub-
lic of China，the devastating forests for arable land，making room for farming，large － scale promotion of planting
food and economic crops，especially the violent storm type of great steel － making，and the forest fire started by the
tillage method of“no land is fertile，and no grass is lush without burning the mountains”damaged the forest in the
Nujiang Ｒiver Basin greatly，deteriora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eroding the soil，and causing frequent out-
breaks of mud 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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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怒江从北向南贯穿云南西部怒江、保山、德

宏、临沧等地，流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从藏入
滇至怒江州泸水县跃进桥为上游，跃进桥至保山

惠通桥段为中游，亦称潞江，惠通桥至德宏、临沧
出境段为下游。近代以前，怒江流域仍未得到开
发，原始森林密布，从《永昌府志》、《永昌府文
征》、《顺宁府县志》《西南夷风土记》以及《云南
林业文化碑刻》等文献中看见“榛莽蔽翳，草木畅

茂。斧斤不加，山多巨材”［1］2的记载。文中“近
代以来”的时间界定以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发动
鸦片战争始，止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村荒山“四
荒拍卖”。
有关怒江流域森林破坏的专著、论文鲜见刊

布，多散见于从云南森林破坏的部分论述怒江流

域的森林破坏，刘德隅在《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
探》( 1995) 中论述了历史时期云南森林变迁的过
程，阐述了开矿、冶炼对森林的消耗，认为年产粗
铜千万斤则需炭一亿五千万斤; 开荒就是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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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云南全省仅烧柴即达 2000 万立方米左
右，占全省年森林蓄积总消耗量的 61． 4% ; 工业
与建筑也消耗大量木材［2］193 － 194。
毕然，李子文在《怒江大峡谷的黑色风

景———云南贡山特大滥伐林木案实录》( 2002 ) 中
以小视角记述了现代化机械设备对原始森林毁灭

性的破坏，1999 年 9 月至 10 月在不到 50 天的时
间，人为砍伐贡山县珠丹林区林木总株数为 7623
株，云杉为 2329 株［3］38。而更多的有关怒江流域
森林破坏的记载隐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林业
志》、《保山地区林业志》、《临沧地区林业志》以及
民国、新中国时期编纂的地方志、乡志、时人著述
中，故本文中史料多从以上文献中析出，对史料文

献梳耙整理得出相关论点支撑材料，通过“抛砖
引玉”粗略式的论述，让更多的同仁关注怒江流
域生态环境的变迁，促进怒江流域的和谐健康有

序发展。

二、战争造成怒江流域森林遭大
量砍伐破坏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不断入侵中国，导致民族

矛盾、阶级矛盾急剧上升，农民不断起义抵御外来
列强入侵，反抗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战火烧遍大江

南北，原来处于大后方的祖国西南怒江流域地缘

军事地位迅速上升，战火连绵不绝，先有杜文秀反

清起义，后有英国入侵云南，尤其是 20 世纪 40 年
代滇西战争对怒江流域森林造成了极大破坏。一
方面，怒江西岸日军不仅砍伐森林修筑堡垒、建造
桥梁，还为了达到侵略目的，肆意地烧毁大面积森

林，另一方面，驻扎在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也消耗大

量树木架设电线、烧柴煮饭取暖。
怒江流域在近代是一个多事之秋，19 世纪中

期，永昌爆发回汉之乱，社会秩序混乱，时人肆意

砍伐林木，驻军更是大规模破坏森林。原来永昌
( 保山) 四周皆是森林，郁郁葱葱，“古木参天，浓
荫蔽地。每值日夕，苍翠扑人。”后来因“地方多
故，兵练云集，屯于永昌者四年。”造成“( 森林) 肆
意砍削殆无。”［4］43

1942 年，日军占领缅甸后，从缅甸入侵云南，
企图南北夹击打败中国，切断中国西南海外运输

线，发动最为惨烈的滇西战争，日军被阻隔在怒江

西岸地区。日军在占领怒江流域西岸的两年多时
间内肆意烧毁和砍伐大量森林，森林遭受严重破

坏，“凡被战事波及的省份，所有林木几尽被焚毁

砍伐，至原有营林机构亦大部停止工作。”［5］24致
使树木茂密的龙陵县水土大量流失，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滇西抗战期间，怒江中游的龙陵全县森林资

源遭到严重毁坏，全县 12900 亩森林被毁，造成
258000 银元的损失，其中，抗战主战场的松山 900
亩森林，树木全部被炸毁［6］77 － 79。腾冲县森林被
毁 3392 亩，两县合计 16292 亩，损 失 银 元
325840 元［6］16。
抗战前，滇西片区森林郁郁葱葱: “澜沧江与

潞江流域、南向保山、腾冲间起，北达康藏交界，天
然林随处皆是。”战争期间，怒江流域境内森林资
源受到严重破坏，毁于战火和用于支前林木无数。
日军用于构筑工事、炮火损毁不计其数，尤其森林
火灾和病虫害危害，无人问津，使怒江东岸出现大

面积荒山秃岭，严重水土流失。大反攻期间，远征
军驻扎在怒江东岸，日本侵略军占据潞江 ( 怒江

中游又叫潞江) 西岸的高黎贡山，森林被大量砍

伐，破坏［7］141。
滇西抗战时期怒江下游的德宏、临沧森林亦

遭到日军的严重损毁，日军强迫德宏民众大量砍

伐竹木材料，以及日军有意纵火和战前轰炸、流弹
燃烧等，造成德宏大量森林损毁，以瑞丽设治局上

报为例，当时，损失竹 7460 棵，木 6195 棵，价值
1773． 2 元( 1937 年币值) ［8］264。
滇西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军入侵，

砍伐大量森林用作军事、生活之用，造成保山、龙
陵等县大面积荒山秃岭。反攻期间，怒江流域沿
线居民并为支前作出重大贡献，用于支前的木材

无数，龙陵松山及沿线森林均毁于战火。滇西抗
战时期，保山用于支援抗战的木柴、电杆及构筑工
事的木材无数。仅保山统计数字的就有约 5490
根，“至于各部队自向乡村征用者，大小不一，估
计在三四万根以上。”［9］299怒江流域立体气候明
显，坝区炎热，山上寒冷; 冬春季节，白昼温差大，

白天穿单衣，晚上围着火塘烤火是常事，即使是夏

季，雨水连绵不断，气温不高，山区也常靠柴薪烤

火取暖。在抗战时期，怒江流域大量树木砍伐用
来烧火做饭，伐薪烧炭取暖，制作家具、棺木，仅在
滇西抗战反攻时期，“保山各乡镇计供应柴薪
1132. 41 万千克、棺木 1. 34 万副、枋板 23. 81 万
丈、用物家具( 桌凳炊具等) 6. 82 万件。沿怒江前
线反攻时所备之船筏器材，沿江防守建筑之工事

所需器材，此项数字，亦属不少。在抗战以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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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均属茂林，村旁河堤亦复林木森翳。自抗战军
兴以后，因驻军甚多，柴薪时缺，砍伐殆尽。故现
在山则童兀，村则赤裸，再事造林以至成材，不知

须费若干时日。”［9］293怒江东岸的瓦房地处抗战前
沿地带，人民群众支援柴 18. 23 万斤，木料 150
立方［10］42。

三、毁林开荒造成怒江流域森林
急剧减少

怒江中游保山坝区是一个相对开发较早的坝

子，明清时期大量内地汉族不断移民保山，加速了

保山经济开发，同时对保山东西两山的森林也造

成了破坏。据近代初期《永昌 ( 今保山) 种树碑
记》记载:“先是山多材木，根盘土固得以为谷为
岸，籍资捍卫; 今则斧斤之余，山之本濯濯然矣。
而石工渔利，穹五丁之技于山根，堤溃沙崩所由致

也。”［11］291 － 292《种松碑记》记载: “永昌附郭诸山，
寸木俱无。”因“践踏偷砍”［12］335所致。原来保山
坝区良田受益于山上茂密的森林涵养水源，防风

固沙，河道疏通，但山上树木肆意砍伐后，水土大

量流失，河道淤塞，严重制约保山农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砍伐森林、开荒垦殖主要

在怒江中下游地区，在中下游低矮山区，树木毁林

比较严重，尤其是在山腰以下地区，山上树木几乎

很少。“山顶葱翠繁茂，山腰以下多为一片黄草
地……。盖因山腰树木采伐殆尽，山顶则居住者
以山头人人多，因其野蛮，而采伐者裹足不前，森

林反而因得保存也。”［13］3999

建国初期，响应中央号召，各地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粮食产量，云南省纷纷在怒江流域组建青年

垦荒队、建立国营农场，“向荒山进军，向荒山要
粮”毁林垦荒种地，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垦荒面
积急速扩大，使得大量低谷河坝地区的森林也被

砍伐。
20 世纪 50、60 年代，云南省政府组织昆明市
郊的 389 名男女青年，在怒江中游的潞江坝地区
建立“青年垦荒农场”———国营新城青年农场，发
展甘蔗、咖啡、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 龙陵县 600
多人组建“龙陵县潞江四区蛮 ( 芒) 棒田农庄”。
开发荒地，发展棉花、甘蔗、花生、草烟等热带经济
作物。在怒江下游组建孟定农场，农场规模最大
时有 6 个分场，80 个生产队，其中有 51 个生产
队、7 个农业队，职工 5140 人［14］62。
建国后的 50 年间，怒江中下游地区平坝、山

地得到大规模垦殖，不仅荒山、滩涂开垦种植，而
且从山脚到山顶森林逐渐砍伐开垦种植甘蔗、荔
枝、咖啡等经济作物，1958 年，怒江中游保山地区
仅扩大耕地就毁林 1600 公顷，50 年代年均毁林
开荒面积约 700 公顷［15］102 － 103。按照如此大规模
毁林开荒，保山地区在 50 年代至少毁林开荒
7000 公顷。怒江下游毁林开荒幅度更大，一是因
为下游地势相对平缓，开垦难度不大，二是国家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农场，垦山种植，造成大
量森林被破坏。临沧县森林覆盖率由 1950 年的
50%下降为 35. 6%，下降幅度为 12. 4%。1963
年全县森林被覆盖率下降为 31． 8%。1962 年，城
区昔本公社毁林开荒 107 亩。博尚区永泉公社毁
林开荒 11 片，毁林面积 160 亩，砍伐水源成材林
1100 余株。1965 年大文公社毁林开荒 1750 亩。
文宁公社毁林开荒 23 片，面积 169 亩，砍伐成材
林木 13918 株［16］92 － 93。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怒江流域的四荒“荒山、荒沟、荒丘、
荒滩”有偿出让给私企开发。有的把林子当荒地
出卖，有的买了青山接着砍树出售，造成严重的乱

砍滥伐，有的雇佣大量民工把山上森林尽数砍伐

殆尽，开垦种植经济效益可观的甘蔗、咖啡等经济
作物。以怒江中游芒宽坝为例，芒宽在民国时期
就有种植甘蔗的历史，建国后规模不断扩大，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甘蔗的种植已从坝区转向山

上，从山脚到山顶呈梯级开发态势，每年向山顶延

伸一块，森林则被砍伐一块。特别是 1989 年之后
“四荒拍卖”，老板和企业大量毁林开荒种植甘
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 见下表) ，森林遭砍伐量

可见一斑。

表 1 保山市芒宽乡 1971 － 1999 年甘蔗种植面积表［7］108

年份
种植

面积( 亩)
年份

种植

面积( 亩)
年份

种植

面积( 亩)

1971 5816 1981 20036 1991 23541
1972 5886 1982 19390 1992 22314
1973 6475 1983 19249 1993 22619
1974 6829 1984 18733 1994 19421
1975 9722 1985 20371 1995 22544
1976 12285 1986 19799 1996 34811
1977 11405 1987 19515 1997 41747
1978 11662 1988 18705 1998 42476
1979 19609 1989 17328 1999 40735
1980 20097 1990 21151

笔者于 2015 年 4 月 4—6 日，对芒宽进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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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作物种植田野调查发现，怒江西岸芒宽一线山

上树木稀少，所见之处，尽收眼帘的是坝区大片杨

花的咖啡，山上要么抛荒地，要么缺水无法杨花的

快枯死的大片咖啡地，要么等待下雨播种的玉米

地，要么砍伐甘蔗后留下的甘蔗地。“四荒拍卖”
加速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壤
肥力下降。地方政府和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山上开始在咖啡地种植经济价值较高

的柚木。
怒江流域下游地区的永德县在 1950 年至

1987 年，全县累计毁林开荒 5. 23 万亩，失去木材
25. 1 万立方米。1958 － 1960 年，全县实行移民并
寨，开发大火地，成万亩的亚热带沟谷季雨林被

毁，1964 年，毁林开荒面积竟高达 15928 亩。文
革期间，毁林开荒 1. 7 万亩，1979 － 1982 年，毁林
开荒 1. 2 万多亩［17］217，耿马在 1974 年至 1980 年
间毁林开荒 2. 0723 万亩［18］182。镇康县 1975 年至
1987 年毁林开荒面积 18694 亩，毁林 189. 91
万株［19］249。

四、森林火灾造成怒江流域森林
锐减

怒江流域气候分为旱季和雨季，旱季从 11
月至来年 5 月长达半年之久，极少降雨，尤其是春
天风高物燥，草木枯萎，极易引发森林火灾。怒江
流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盛行“火不烧山地不肥和
牧草不旺”的说法，故怒江流域森林火灾多为随
意烧山，甚至放火逐兽，导致森林火灾连年不断。
近代以前，怒江流域原始森林茂密，郁郁葱

葱，因各种原因，森林逐渐减少，而森林火灾成为

森林锐减的最直接原因。森林火灾或由于世居民
族原始的刀耕火种引发的森林火灾，或由于雷电

引发森林火灾，或由于烧田坎引发的森林火灾，或

由于随意乱扔及烟花爆竹引发的森林火灾，造成

怒江流域森林覆盖面积不断萎缩。
怒江流域上游怒江州地区森林火灾频发。

1954 年至 1965 年，怒江州共发生森林火灾 1869
起，年均发生火灾 156 次，受害森林总面积
175. 83 万亩，烧毁林木近 2000 万株。文化大革
命期间，火灾资料无系统记载，零星记载有 5. 245
万亩森林受灾，实际受灾面积远比这要大得多。
1967 年春夏之交，贡山县农民阿某烧荒引起森林
火灾，因火势太猛，山火延烧了 5 天，适逢降雨火
才熄灭，受害森林面积 1. 5 万亩。1973 年至 1989

年，怒江州境内发生森林火灾 2136 起，其中大火
灾 90 起，特大火灾 3 起，受害森林面积 86 万多
亩，烧毁林木 1279. 5 万多株［20］252 － 258。碧江县 20
世纪 70 年代起至 1986 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174
起，毁林面积 35799 亩，尤其是 1979 年发生的森
林火灾毁林 27074 亩［21］104。泸水县 1972 年至
1986 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459 次，年均 30. 6 起，
受灾总面积达 13. 4 万亩，1984 年发生 81 起，受
灾面积高达 52283 亩，该年是本县森林火灾发生
次数最多，受灾面积最大的一年［22］153。
怒江流域中游保山地区在“大跃进”期间，野

外用火缺乏有效管理，造成森林火灾和毁林开荒

严重，森林大火年年发生，从 1958 年至 1960 年的
3 年间，年均发生火灾 339 起，受灾森林面积年均
达 5337. 75 公顷。而 1960 年全区森林火灾多大
达 602 起，受害森林面积高达 11453. 3 公顷。
1961 年保山丙麻乡因野兽出没伤人，发起“放火
烧山、打兽”运动，结果烧毁 1600 公顷，成材松树
100 多万株，幼树 147 万株，1961 年至 1965 年，保
山地区发生森林火灾 323 起，年均受害森林面积
5019 公顷。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森林火灾 3075
起，受害森林面积 4. 68 万公顷，其中，330 多公顷
( 5000 亩) 以上的重大火灾 10 余起。改革开放初
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怒江流域沿

江群众怕政策有变，曾一度出现乱砍滥伐，森林大

火时有发生，1981 年春，保山道街、江东两个大队
的集体林内，发生特大火灾 1 起，大火燃烧 5 天自
行熄灭，受害森林面积达 2053. 3 公顷［14］94 － 99。怒
江流域中下游地带的施甸县历史上森林茂密，水

草丰美，据《施甸县志》记载在 1970 年发生森林
火灾 32 起，烧林面积 3140 亩; 1973 年发生森林
火灾 13 起，烧林面积 2710 亩，1985 年发生森林
火灾 7 起，烧林面积 2450 亩［23］200。怒江流域中
游西岸的龙陵县对建国后历年森林火灾都有较为

详细的记载，1954 年至 1990 年，发生森林火灾
8132 次，火场面积达 57 万亩，烧毁大量木材和烧
死大量幼苗［24］170 － 171。
建国以后，怒江流域下游临沧地区森林火灾

也有较多记载。火灾原因:一是，烧山打猎;二是，
毁林开荒，放火烧地; 三是，放火烧牧场; 四是，吸

烟引发山火。1973 年春，双江县大箐生产队毁林
开荒，烧地失火，引发山林火灾，燃烧面积 11250
亩，受害森林面积 8250 亩。

1977 年 3 月，双江县发生山林火灾 42 起，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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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61000 多亩。从 1978 年末至 1979 年 3 月止，
临沧地区发生山林火灾达 748 起，受灾面积
517679 亩。1984 年初，云县发生森林火灾，受害
森林近 60000 亩［25］133 － 135。永德县在 1955 至
1988 年间，先后发生山林火灾 40006 起，火场面
积累计 2035 万亩，年均 1212 件［17］216。耿马县在
1974 年至 1985 年共发生森林火灾次数 737 次，
平均每年发生 61 次森林火灾，受灾面积达 42. 9
万亩［18］183。镇康县从 1972 年至 1987 年，发生森
林火灾 1220 次，平均每年发生 76. 25 次，森林受
灾面积 19. 7 万亩，烧死烧伤林木 1362. 48 万株。
其中，1979 年，镇康县发生山林火灾 400 次，森林
受灾面积 3. 12 万亩，烧死烧伤林木 598. 98
万株［19］246 － 248。

五、结语
近代以来怒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烙

印时代的特征和需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提高粮食总产量，往往采取

“粗放式”经营，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扩大生产规
模。另一方面，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不强，认为火
灾之后森林会自我更新，重新生长，孰知，过度的

开垦，过密的火灾，导致森林无法自我更新，失去

森林正常的涵水、固土、防风、补肥等功能，最终导
致水土流失、岩石裸露、作物减收、水源断流、泥石
流频发等自然灾害。
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云南“兴边富

民”战略建设的实施，怒江流域的国防、地缘价值
不断上升，怒江流域的和谐发展将是今后沿江地

区永恒主题。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原则，不断提高怒江流
域森林覆盖率，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推进绿色、
循环发展，营造绿色、健康、生态、环保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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